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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公共性:
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传播与秩序维系

———基于对川西平原L村的调研

李 永 萍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闲话是发生于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以农民私人生活为谈论内容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闲话具

有弥散性和片段性,但是,经过“信息进入———信息发酵———信息反馈———信息接收”的闲话传播周期,闲话激

活了村庄规范,实现了私人生活中特定内容的公共化.因此,闲话传播形成了熟人社会中隐秘的公共性,进而

形成对当事人的舆论压力.在社交取向的生活逻辑之下,闲话不仅是一种闲暇消遣方式,同时也是熟人社会

中的一种非正式控制手段,有利于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

关键词:闲话传播;熟人社会;村庄社会结构;隐秘的公共性;社会秩序维系和再生产;集体评判能力

中图分类号:C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９８４１(２０１６)０５Ｇ００４６Ｇ０８

一、问题的提出

闲话是发生于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以村庄中的人和事为谈论对象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闲话涉

及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理解农民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国内外关于闲话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对于后续的研究者有很大启发.国外关

于闲话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格拉克曼(MaxGluckman),他在以往人

类学家田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成为强

力纽带起着维持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的作用”[１].潘恩对格拉克曼的研究进行了反驳,认为闲话是在

既定的社会网络中个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换[２].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闲话的过程展开了更为细腻

的研究,如Eder和Enke运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青少年群体的闲话产生过程[３];佛斯特(FosＧ
ter)主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发现闲话行为与其言说主体所植根的社会网络结构存在相关性[４].

相比而言,国内学界对于闲话的研究较少,且不系统,大多散见于与之相关的研究之中.郭于

华、孙立平通过对农村土改时期农民“诉苦”语言表达的研究,指出“诉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闲话,
是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５].显然,他们的研究认为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包括闲话)具有“政
治化”的特征.然而,吴毅通过对川东肖村的村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后发现,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
闲话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趋势[６].仝志辉、贺雪峰则是将闲话作为一种权力的表达形式,认为处于

村庄权力结构底层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制造闲话言论的方式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发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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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作用[７].国内学者真正明确提出以闲话为研究对象的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薛亚利,她将村

庄里的闲话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闲话现象来探究闲话对村庄人们的意义、闲话在其生活世

界里履行的功能、闲话所包含和运作的权力等问题[８];王会以河南汝南县岗村的田野调研为基础,
通过对村庄闲话本身的衰落、闲话内容的变化和闲话功能异化三个方面考察村庄闲话的变迁,发现

村庄闲话的道德评判功能不仅降低且逐渐走向异化[９];桂华则以村庄闲话为着眼点,在考察村庄闲

话的含义与其变化的基础上,从形式与性质上探讨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认为村庄社会交往中公共

性弱化与私人性增强[１０].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学者较多关注的是闲话这种日常互动形式的社会网络结构

和群体动力学特征,而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闲话的功能和闲话的变迁.但是,闲话的传播机制尚

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闲话具有公共性,那么以村庄私人生活为土壤的闲话如何具有

公共性?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熟人社会里的闲话究竟是如何传播的? 闲话所指涉的私

人生活内容是如何进入村庄公共生活、又是如何反馈到当事人那里的? 闲话对当事人何以发生作

用? 笔者在川西平原L村的调研发现①,当地人很喜欢“串门”“摆龙门阵”②,而关于“东家长西家

短”的闲话则成为村民最热衷的聊天话题,也成为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重要方式.闲话之所以为闲

话,在于其内容无关于村庄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而是村庄成员的生活小事和家庭琐事,因而闲话

所指涉的对象或事件一般与闲话的谈论者并无直接的利益关联.但是,川西平原闲话并不“闲”,闲
话并不是无聊的漫谈,而是村落熟人社会对于村庄中的某件事或某个人的集体评判,且这种来自他

人的评判能对当事人产生舆论压力,从而促进村庄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这些

看似散漫无章、细碎零散的交往方式中,揭示熟人社会中闲话发生和传播的机制,进而理解村庄私

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联接方式.在熟人社会中,闲话的性质和意义需要在其运行机制中来理

解.闲话的传播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而且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可累积的扩大化和公共化

过程,由此闲话获得了公共性.这是闲话具有集体评判能力的基础,也进一步影响了闲话塑造熟人

社会秩序的方式.

二、闲话传播的社会基础

闲话是在熟人社会中发生的,它指涉的内容也是熟人社会中的人和事.因而,闲话的产生与传

播有赖于熟人社会的存在.在川西平原,村民小组是一个完全和基本的熟人社会单元.小组成员

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互动频繁,因而小组内部是一个密切的人际交往单位.小组对于当地农

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当地农民除了核心家庭之外最为重要的认同单位.川西人喜欢“耍”,喜
欢“摆龙门阵”,房前屋后、竹林边、路边、小商店等地方,都可以成为摆龙门阵的地方.中老年妇女

是摆龙门阵的主力军,而男性和年轻人即使没有亲自参加摆龙门阵,他们对于熟人社会内部发生的

事也不会陌生,因为中老年妇女回家之后会讲给他们听.正是由于当地人对于社会交往的强烈需

求,使得小组对农民而言并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触手可得的、具体实在的,以小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

交往因而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生活与村庄公共生活

之间的嵌入程度很深,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息很快就能成为村民闲话的主题.因此,闲话的运行也植

根于特定的村庄社会基础.
第一,村庄主体的完整性.本文所考察的L村属于城市近郊村庄,离成都市和崇州市都不远,

①

②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笔者在川西平原的崇州市隆兴镇L村进行了为期２０天的驻村调研,调研主要关注村庄社会生活、村庄社会交

往、农业经济、村庄治理等方面的内容.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参与此次调研的还有张雪霖、刘成良、班涛、

王向阳等学友.本文的问题意识来自于集体讨论的启发,特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摆龙门阵”是当地方言,意思是“聊天”.



村民大多选择就近务工,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回村居住,全家进城或全家外出的情况在当地非常少.
因而,村庄生活在当地是很完整的,正如很多村民所言,“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相互之间自

然非常熟悉.并且,小组在当地是一个基本的人情单位,也是一个基本的互助单位.主体的在场为

闲话的传播和运行奠定了基础条件.
第二,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从经济角度而言,当地村民之间经济分化不大,村庄内部没有形

成严重的社会分层.因而,公共生活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没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与退

出.村民之间的平等交往,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闲话的对象,同时,任何人也可以成为参与

闲话传播的主体.
第三,村庄生活的社交取向.从社会交往层面而言,当地农民对于公共生活有强烈的需求,并

且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立体的,这与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高度相关.当地农民

的生活态度是悠闲的、是比较务实的,他们对于社会交往有着天然的需求,而在相互交往、相互闲聊

之中,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息成为了人们交流的焦点.正如 L村一位３０多岁的妇女所言:“我没事

时,就喜欢拿点(手工)活到别人家去,各人做各人的活,摆摆龙门阵,听她们吹牛(即聊天).一个人

(在家)做不起劲,一个人不好耍,自己一个人做事都要打瞌睡.”农民对于社交的需求,为闲话的传

播创造了契机和动力.而社交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闲话传播形式的灵活性.
第四,村庄结构的均衡性.从社会结构层面而言,村庄建立在核心家庭结构之上,且当地的核

心家庭结构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在核心家庭与村庄之间没有诸如门子、户族、宗族等扭曲私人生

活正当性的结构.因而,核心家庭不用卷入到由复杂家庭结构所带来的复杂关系之中,也不会受到

复杂家庭结构的笼罩或阻碍,这就形成了村庄内部核心家庭之间的均衡性社会关系.核心家庭是

一个典型的私人生活单位,因而,建立在均衡的核心家庭结构上的私人生活也获得了主体性,同时,
由于缺少了其他结构的选择性过滤和屏蔽,家庭私人生活中的事件也更容易进入村庄之中.

因而,熟人社会是闲话传播的社会基础.同时,川西平原的熟人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相对均衡

的村庄关系这一基础上,村庄内部并无超越核心家庭之上的结构,因而不同于在南方宗族性村庄.
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主要是基于“生活本位”的考虑.川西人好“耍”,因此,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产

生于个体的生活逻辑,“耍”因而构成了农民说闲话、参与村庄社会生活的核心动力.

三、闲话的传播过程与运行机制

闲话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私人生活中的信息在熟人社会中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传播开来,从
而形成村庄中“公开的秘密”.所谓闲话,在农民看来,从内容上看,往往是生活中的琐事和小事,难
以登上大雅之堂.也因此,闲话的呈现方式并不具有公开性和仪式性,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公共性.
目前,随着乡土社会的转型,村庄结构日趋扁平化,闲话事实上也很难再以一种绝对公开的方式在

熟人社会内部传播,而是代之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熟人社会中的“公”与“私”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领域分野,而是具有相互转化和相互渗

透的特性.严格来讲,村庄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公私转化不仅表现为“差序格

局”中相对主义的公私逻辑,而且表现在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可能性和公共生活介入私人生活的正当

性.在某种意义上讲,闲话正是村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方式.从闲话的运

作机制来看,它的意义就在于促进私人生活的流动.熟人社会结构是相对静态和封闭的,但熟人社

会的秩序和活力则在于其内部持续存在的日常生活之流.闲话的言说,既更新了地方性知识的库

存系统,也为每个人的社会性交往提供了渠道和载体.转入“后台”[１１]的闲话,在熟人社会内部又

是如何传播、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在本节中,笔者将分别论述熟人社会中闲话传播的四个阶段:信
息的进入———信息的发酵———信息的反馈———信息的接收.

(一)信息的进入:闲话的公共化



川西平原的农民喜欢“摆龙门阵”,喜欢“串门”,而人们聊天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的琐

事,或者是与村民生活相关的其他信息.当地村民的私人生活与村庄公共生活之间的嵌入度很深,
有关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生活的内容和信息能够进入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然而,个体及其家庭

的私人生活并不是完全向村庄社会敞开,私人生活在一些方面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导致私人生活

公共化的程度和村庄公共生活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限度.事实上,私人生活可以分

为两个层次:一是家庭生活,二是个体“私生活”.前者以家庭为单位,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而后者以个体为本位,主要指个体的感情生活.对于川西平原的农民而言,有关家庭生活的几

乎所有内容都能进入到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之中,成为村民之间闲话的重要主题,例如婆媳矛盾、
夫妻矛盾、兄弟矛盾等,村民之间都会相互评论.而有关个体“私生活”的内容,如谁家的丈夫在外

面有小三、或是谁家的妻子有外遇,虽然并非村庄中的秘密,但在村民看来则是属于个人的隐私,具
有一定的私密性,这些内容一般不会成为村民闲话的主题.

私人生活的公共化有其独特的方式.私人生活内容最初的进入并不是以一种完全公开的方

式,即它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信息公开呈现,而是通过村庄公共生活中的积极分子(当地人称

之为“谄尖的人”)以个体对个体、或者个体对亲密小群体的方式在村庄公共生活中逐渐扩散和传

播.一般而言,中老年妇女是村庄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分子,她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

位,是生产闲话和传播闲话的主力军,小组及村庄内部的信息一般都是通过她们得以快速传播的.
人们讲闲话的目的,主要是满足闲暇消遣的需求,但随着闲话的传播和积累,闲话的效应显然不仅

仅在于闲暇消遣.
(二)信息的发酵:闲话的戏剧化

私人生活的信息进入村庄公共生活之后,会经历一个由熟人社会内部大部分成员共同参与的

发酵过程.这是闲话对信息的戏剧化过程.私人生活在通过闲话的方式进入村庄公共生活之后,
他人的言说和讨论自然就具有了“道德审判”的色彩.在熟人社会中,由于基本的伦理和规范的存

在,他人的言说不可能是一种纯粹中立、无关痛痒的话语表达,而必然添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

绪.由于闲话信息并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被公布,而是在多个“圈子”中逐渐传播,村民之间通过

闲话、摆龙门阵的方式,在相互的讨论过程中形成了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看法,并且传递和影响了

熟人社会内部其他人对特定人、事的看法.伴随着闲话在“圈子”之间的流动,原初的信息随着闲话

参与主体的叠加,而具有了扩大化效应.它表现为:首先,村庄中受众群体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其
次,闲话所承载的评价力度和情绪浓度也发生递增;再次,闲话在传输过程中调用了村规民约等地

方性规范,从而进一步赋予和确立了闲话言说的合法性.由此,闲话导致了信息的发酵.在闲话信

息发酵的过程中,熟人社会内部原有的公共价值规范被激活和强化,或者形成了新的被大家所认同

的价值规范,从而在熟人社会内部形成社会舆论.其行为符合大家公认的价值规范的村民将受到

褒扬,而其行为违背大家公认的价值规范的村民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L村１组的前任小组长,是个女性,４０岁左右.２０１５年,组长的婆婆去世,她与婆婆关系不好,
因而在婆婆丧礼期间没在家里帮忙,而是故意跑出去躲了几天,村民们都在背后对该组长议论纷

纷,村民认为,“她(在家)可以不做事情,但她不应该跑􀆺􀆺她婆婆死了她都不管,以后群众有什么

困难找她她肯定更不会管”.因此,经过村民的议论,本来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被不断放大,婆媳关

系被引申和上升到了干群关系的层面,不仅对当事人形成压力,而且部分村民到村支书那里反映情

况,要求重新选小组长.后来村书记在开小组长会议时委婉地批评了该组长,书记说:“有些人不自

觉,自己妈(婆婆)死了,还跑出去几天,啥都不管,太不像话了.”该组长自己也觉得没有脸面,因而

没过几天就主动辞职.
由此可见,当某个事件或信息一旦走出私人生活的领域,便会在熟人社会内部迅速扩散和传

播.在信息发酵过程中,村民之间会对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汇聚起来就成为一种集



体评判力,并能够使当事人感受到集体的压力.
(三)信息的反馈:闲话的隐秘化

熟人社会中的闲话能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前提是,闲话能够被传播和反馈到被说者那里去.
闲话经历了发生、发酵之后,实际上逐渐具有了自我传输和自我扩散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

路径,这些信息可能在传输的途中便消散了,闲话的公共性也就难以实现.信息反馈是熟人社会闲

话传播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反馈这一过程,闲话的传播过程就不完整,闲话也不

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闲话信息的反馈往往是通过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①,通过更为亲密的个

体关系来实现的.正如川西平原的农民所言,“一个生产队(即小组),没有你围完的人,也没有你围

不到的人”,也即,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个体总会有几个关系要好的亲人或朋友,通过这些“交
往性自己人”[１２],发酵之后的信息将传达到相关个体那里.

实际上,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内部,因为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关系,成员之间也有亲疏远近

之分,因而小组虽然对外是一个统一体,但在其内部还是有多个小群体的存在.而熟人社会中闲话

信息的有效反馈正是依赖于小组内部的多个小群体.川西平原小组内部的小群体具有如下两个特

征:其一,对于相关主体而言,他(她)所在的小群体之间是并存的关系,每个小群体之间是相对平等

的,没有主次之分;其二,个体往往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同时加入多个小群体之中,且这多个小群体对

个体而言都是并列、平等的关系.川西平原小组内部的这一特征与其他结构性较强的村庄存在显

著差异.在结构性较强的村庄,如宗族性村庄或小亲族村庄,由于先赋性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宗族

或者小亲族内部,具有很强的结构性,需要遵循“内外有别”的行为逻辑,作为个体一般难以突破这

种结构的限制.虽然个体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建构自己的关系圈,进入到村庄内部其余的

小群体之中,但由村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先赋性群体(主要指血缘群体)往往在个体生活中占据主

导地位.个体后天建构的交往群体是受限于先赋性群体的,也即:个体所在的各个群体之间是不平

等的关系,因而个体不能在每个群体中采用同样的交往逻辑,也不能将在每个群体中所听到、了解

到的信息自由、完全地传播到另一群体.例如,由于先赋性血缘结构的影响,个体很难会将在自己

宗族这个结构中听到的闲话信息传播到后天建构的交往圈之中,自己人不同于外人,宗族内部本身

就有相互保护的需求.因此,在结构性较强的村庄,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信息传播不能做到十分通

畅.而在川西平原,个体在小组内部的多个小群体之中可以自由参与,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将所了解

的闲话信息进行传播.
(四)信息的接收:闲话的治理化

在熟人社会之中,闲话的效力,表现在它能对当事人产生舆论压力,被说者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并且会尽力调适自己的不当行为,以符合熟人社会内部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公共规范或公共价值.
有关个体的评价在熟人社会中能够很快地被传播到相关主体那里去.当个体听到别人对自己不好

的评价时,一方面心里可能会很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而另一方面,个体也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适

当调适.事实上,当地人之所以愿意调整自己行为当中与熟人社会内部公认的价值规范不相一致

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与两个因素相关:
第一,熟人社会内部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大家公认的规范或价值,即形成了一套熟人

社会内部的评价机制.如果个体的行为与之相违背,那么在熟人社会中就会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
并且在村庄社会交往中会被逐渐边缘化.一般而言,熟人社会内部形成的公共规范或价值是指向

个体生活的,是以生活为主要目标的.例如,在当地农民看来,一个人如果连家庭关系都处不好,那
么在村庄社会中也肯定不懂为人处世之道,这样的人在村庄社会交往中是不受欢迎的.

① 本文在“信息发酵”一节中所提到的L村１组小组长的案例,虽然最后是通过村支书在开会时以委婉的方式相对公开地表达

了村民的意见,但在此之前,关于该组长的闲话信息已经在村民之间以较为隐蔽的方式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传播和发酵过程.



L村一位中年妇女讲到,平常没事时大家都喜欢到晒坝里摆龙门阵,每家每户的事情都逃不过

闲谈者的眼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要是家里闹得不好,怕别人评价不好,你自己都看不起

自己,出门别人都要(在背后)说.家家户户都和和乐乐的,你一家天天吵,好看吗? 人家都处得下

去,你咋就处不下去? 自己听到(别人说自己家里的闲话)了,心里还是不舒服.就觉得自己为人处

世不咋样,别人对你评价不高.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己家庭关系不好)别人宣扬出去了,走到哪里

别人都要说,别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个人都有个人的脸面.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你家庭关

系都处不好,外面就更处不好’.”因此,那些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村民,如果从他人口中得知别人对

自己以及家庭不好的评价,就有可能转化为自觉的行为,从而调适原有的行为,“别人都在背后说我

们,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
第二,川西平原的农民有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参与社会交往和村庄公共生活已经成为当地人

的一种本体性需求,因而,在当地的语境之中,在熟人社会中被边缘化对农民而言是很重的惩罚.
正如当地农民所言,“(在小组或村庄中)被孤立了,在农村就没有活头了,别人看到你就走了,大家

都不理你”.正是基于此,当地农民会尽量调适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小组或村庄公认的价值规范,从
而使自己在村庄公共生活中不被孤立与边缘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闲话传播机制,有关私人生

活的闲话信息通过“信息进入———信息发酵———信息反馈———信息接收”这一过程,在私人生活与

村庄公共生活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私人生活信息能够进入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能够被村

民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激活、强化或重新形成熟人社会内部公认的价值规范,从而对相关个体产

生舆论压力,促使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适当调适.因而,一方面,熟人社会的闲话传播机制以小组

公共性为基础;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完整的闲话传播过程之中,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得以不断维系和

发展.

四、闲话的特征与功能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中闲话的传播过程具有其内在的规律,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运作机

制.从信息的进入到最后信息的接收,整个过程实际上呈现了熟人社会中闲话的发生学机制.由

此可透视闲话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特征,进而理解闲话的功能和意义.
(一)闲话的特征

第一,闲话内容的嵌入性.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与村庄中的人和事具有高度相关性,无论是描述

性质的谈话,还是带有议论性质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涉及“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也即闲话内容是

指向熟人社会中的第三者.因而,闲话的内容嵌入在熟人社会之中,并可以较为自由地进入人们日

常生活的话语之中.
第二,闲话主体的模糊性.从信息传递和闲话发生的过程来看,它是在一个个交错重叠的亲密

关系圈子中运行的,在这种流动性的信息传递过程中,闲话传播的主体具有模糊性,因而闲话的溯

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闲话场景的生活化.在川西平原,闲话首先是当地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打发闲暇时

间的重要途径,它不是一种刻意为之,也不是一种公开陈述,在这种看似“耍”的自然而然的场景中,
闲话可以实现自如的运作,且具有合法性.在谈话场合上,闲话一般发生在村庄中的公共场所或半

公共场所,如竹林边、公路边、小店里、院子里等.熟人社会中的闲话正是在这些公开场合中、在相

对亲密的小圈子中逐渐扩散和传播的.
第四,闲话传播的自发性.闲话是自发形成的,每个讲述者虽然都试图将闲话内容封闭在自己

的亲密圈子内部,作为相互之间的谈资,但闲话借助“交往性自己人”这一结构,却可以轻松地从一

个圈子进入到另一个圈子,并不断地积累社会网络资源,从而使闲话得以进一步传播.因此,闲话



传播并没有组织的介入或引导,而是在熟人社会中自发运行的.
(二)闲话的功能

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对于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川西平原,闲话并

不闲,闲话对于个体、家庭及其生活的社区都具有积极的功能.闲话的积极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熟人

社会中个体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功能主要源于闲话背后所隐藏的公共性.实际上,闲话并不完全

是村民之间无聊的闲谈,闲话的运行激活了熟人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规范,这些公共价值规范对于农

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约束和限制,告知人们在熟人社会中应该如何行事才会得到大家

的认同,从而使得熟人社会的秩序能够得以维系.而那些违背公共价值规范的行为在熟人社会中

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第一,对村庄社会交往原则的规范.在当地人看来,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礼尚

往来”,二是“平等交往”.“礼尚往来”是指在熟人社会中要懂得人情来往的准则,比如在走人情或

者帮工上都要“有来有往”,否则村民就会在背后说闲话,认为这个人不懂为人处世之道,进而大家

都不愿意与之交往.L村１５组的组长 CYJ讲述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CYJ和２１组的

FJ平常关系不错,在FJ女儿出嫁时,CYJ主动去送了２００元的礼金.然而,等到CYJ儿子结婚时,

FJ却并没有按当地规矩前来还礼.这件事情在这两个小组很快就被传开了,村民都在背后议论纷

纷,指责FJ“不会为人处世”.CYJ和FJ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也变得很微妙,且相互之间再也没有

人情往来.CYJ说,“我和他见面还是打招呼,但我心里不舒服,不是说心疼这２００元钱,主要是觉

得你这人为人处世不行,我就不和你来往了”.而“平等交往”主要指当地人认为在村庄社会交往

中,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因而村民们不能容忍那些试图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及其行为.那

些刻意想要显示自己在经济上的能力或者政治上的权力的村民,在熟人社会中是不受欢迎的,村民

都会尽量减少与其交往.当地村民认为,“走在一堆,不应该谈钱,你有钱是你家的”,若是有人因为

比其他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或者在村庄里过于张扬,“别人就不理你,对你评价也不高”.因而,熟
人社会中的闲话会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使之尽量符合村庄社会中的交往之道.

第二,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家庭是农民参与的最小的互动单位,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也会招致村

民的闲话.村庄公共性之中关于家庭关系的表达是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因此,如果某家出现不

赡养老人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矛盾纠纷,其余村民也会在背后议论纷纷,使得当事人感受到强

烈的舆论压力.并且,当地村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那么在村庄社会交往中

也肯定不懂如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村庄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因而,人们会尽力将家庭关系处理

好,减少各种家庭矛盾,以免自己成为村民闲话的对象和在村庄社会交往中被排斥.
第三,在村庄治理方面,闲话具有边缘钉子户的功能.在川西平原调研发现,故意阻碍村组公

共利益的“钉子户”在当地极少出现,在涉及村组公共利益的事情上,大部分村民都是“随大流”的心

态,因此小组或村庄的公共事务很容易达成.这是因为,在当地村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涉及村组

公共利益的事情上都要占便宜或搭便车,或者是故意为难,那么在与人相处时也肯定会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在村组内部都是不受欢迎的.例如,如果要在小组内部修一条路,大部分人都同意,只有

极少数人不同意,那么大家都会对你有意见,“全生产队的人都会孤立你”.并且,村民会认为,“在
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上他都要挡着,那么在私人交往上,他更可能斤斤计较,这样的人是交不得的,
大家也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由于社会交往在当地农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
此,村民会尽力调适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不被边缘化.因而,在川西平原,闲话具有边缘钉子户的

功能,使得钉子户在村组之中没有生存空间.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闲话的规范功能体现在方方面面.若是村民违反了熟人社会所公认

的价值规范,违反了小组的公共性,那么就会遭受其他村民背地里的闲话,并且在村庄社会交往中

会受到边缘与排斥,而这对于对社会交往有强烈需求的川西农民而言无疑是很重的惩罚.对于当



地农民来说,一旦遭受到孤立,没人愿意和他“耍”了,那是相当难受的事情.由于川西平原的农民

对于社会交往有强烈的需求,熟人社会内部的公共性对之就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闲话对于川西

平原的农民而言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它能对村民的不当行为进行潜在的规范,从而使得

熟人社会的秩序不断维系和发展.

五、结　语

闲话是一种即时性的言说实践,应当放置在熟人社会的整体场景中来理解,如此,闲话以特定

人物和事件为焦点,通过流动和隐秘的关系网络,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渗透至村庄的各个角

落,并激活了村庄中的地方性规范,因而具有了价值生产的功能.在熟悉而又亲密的熟人社会中,
私人生活中的事件必然通过闲话而溢出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

当前,熟人社会虽然正在发生着快速的转变和变迁,熟人社会结构也日益扁平化,但是,相对于

结构变化的剧烈性而言,生活层面的变迁则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熟人社会的结构层面的公

共性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村庄社会公共性的缺失.事实上,一旦切入到对于闲话产生和闲话传播的

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现,公共性也可以建立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一种隐秘的公共性.
实际上,在熟人社会内部,闲话之所以具有社会效力,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训,就在于隐秘的村

庄公共性的存在.在当前村庄长老权威瓦解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竞相奉行“不得罪人”的逻辑,不
再有人愿意当红脸,当面批评别人已越发变得不可能.在此基础上,闲话所承载的公共性也越发显

得重要和富有意义.与对当事人公开的批评有所不同,闲话是潜伏在村落社会后台规训村庄秩序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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